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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发电厂的厂址最早在大海
阳河西岸，罗锅桥以南，跨河而建。

大海阳河在哪里？现在的大海
阳路，在文化路立交桥以北的路段，
是由一条地下河背负的，这条河就是
老烟台有名的大海阳河。

罗锅桥是建在南北走向的大海
阳河上的一座拱形水泥桥，在现火车
站大拱门以南不远处。烟台发电厂
就在现在的“大润发超市”那个位置。

最初，发电厂锅炉烧完的炉渣，
会装到小矿车上，由工人推到海边倒
掉。这种小矿车，烟台人称之为“轱
辘马子”，其实就是一架铁制的、可以
翻斗的小矿车。小矿车的车斗呈V
字形，有制动闸和手动操作把手，通
过操作把手，可以把V字形车斗向一
侧倾翻，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把炉渣
倒出来。小矿车的铁轮子像火车轮
子一样，在专用的小铁轨上跑，摩擦
力减小，推起来很轻快，加之南高北
低的地势，也减轻了劳动强度。

那时，发电厂的发电设备和技术
都很落后，生产能力低、生产规模小，
仅能供市区居民照明和给为数不多
的工厂供电。随着经济建设快速发
展，工业企业生产用电越来越多，为
适应经济发展，烟台发电厂于1957
年9月迁往西郊只楚路现址，1958年
9月投入运行。

迁厂后，尽管发电厂的设备增加
了不少，生产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
但发电量依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
工业用电需求。为了提高电厂的生
产能力，1971年，上级有关部门决定
从市直企业抽调20名技术骨干，参与
重建八号炉。

那年，我作为技术骨干第一次进
入发电厂，进厂后的第一件事是接受
两天的培训。两天的培训让我增长
了很多知识。电厂安检员老师讲课
很详细，他首先讲解了发电的工作流
程：铁路专用线把原煤运进厂区，经
过发电厂多个环节运行后，出厂时就
转换为电能；再经过送变电设施，用
导线把电能输送到各用电单位。

安检员老师讲课有两大特点：一
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讲完理论知识，
立马带领我们到各运行车间实地参
观。二是不忘安全。不管到哪个运
行车间参观，他都事先把安全注意事
项讲得清清楚楚，然后才带领我们走
进车间。

在锅炉运行车间里，有许多横平
竖直、排列有序的粗管子，上面涂着
不同的颜色，安检员告诉我们，这些
颜色是不同用途管道的标识。涂蓝
色的是水管，是经过水处理后专为锅
炉提供水源的管道；涂红色的是不含
水分的过热蒸汽管道，里面的蒸汽高
达450多摄氏度，它是蒸汽轮机工作
的动力；涂黄色的是油管；涂黑色的
通道是为锅炉加煤的通道。不论哪
条管路或通道出了故障，若不及时发
现和排除，都会酿成大祸。这里的工
作人员，眼睛要时刻盯着仪表，仪表
指针指示着两条红线内的安全数值，
就说明设备运行正常。这项工作虽
然不累，但责任重大。

两天的培训和参观很快结束了，
我们被安排到锅炉检修车间承压
班。看到宽阔的厂区里摆着许多巨
大的“曲别针”形状的管子，带班的王
师傅告诉我们：这些管子就是锅炉炉
膛的主体。我们的工作就是把两块U
字形的大不锈钢卡子，在“曲别针”管
子两头的半圆处对好，让电焊工焊
牢，以便于下一步整体组装。

上班第一天，我一看这工作挺简
单，便想多干几个，真正干起来才发
现，这项工作不简单。一个人很难对
正两个U形卡子，对不正，焊工就不
能焊。真是“欲速则不达”，急得我满
身是汗。而且，电焊的强光容易刺伤
眼睛，为了躲避，我们总是侧着脸对
着电焊，第二天脸和脖子都被电焊烤
爆了皮。

经过一天的实践，我感觉这样干
下去不仅拖延时间，还将耽误后面的
好几道工序，势必无法如期完成任
务。可是，用什么办法既操作方便，
能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工效呢？

当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一直
在琢磨：如果能制作一批专用卡具，
把两个U形卡子用专用卡具固定住，
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突然，一个灵感跃至眼前。我想
起工厂里的弓字尺（也叫千分尺），可
以模仿弓字尺的形状，按照所需尺
寸、用边角料制作一批适当放大的

“大弓字尺”啊。在“大弓字尺”的一
端焊上一个M16的螺丝帽，再配一个
M16的螺丝，把螺丝顶上焊上一个短
铁棍，就可以不用扳手拧紧或松开螺
丝了。用“大弓字尺”把两个U形卡
子固定住，焊工只管焊，我们可以用
焊完U字形卡子后的“大弓字尺”，连
续不断地固定其他的U形卡子。

这个设想能否成功，我没有把
握，但是如果放弃，不想出新的办法，
肯定会延误工期。一番思想斗争后，
我坚定了信心，顾不上睡觉，赶紧披
衣起床，用纸壳做了几个“大弓字尺”
的样板，并画了一张草图。

第二天，当我带着样板、草图向
带班的王师傅汇报思路时，他眼睛一
亮，觉得很有可行性，马上按我的样
板和草图，用下脚料当场做了一个

“大弓字尺”。一试验，果然很有效！
王师傅当即演示给车间主任看，

得到了车间主任的支持和赞许。王
师傅一口气做了20多个“大弓字尺”，
这下子，我们二十几个人可以同时独
立工作了。焊工焊完后撤下来的“大
弓字尺”，周而复始地使用，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经检验，
每个焊完的U形卡子都达到了质量要
求。5名电焊工忙得不可开交，为了尽
快完成任务，又增加了5名电焊工。

我的这项技术革新成果，后来在
厂广播进行了公开表扬。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回忆起
当年奋战八号炉的那段时光，想念当
初一起奋斗的那些工友。那次小革
新，让我深深领悟了“路虽远，行则将
至。事虽难，作则可成”的道理，在之
后的工作中，遇到再大的难题，内心
都执着而坚定。

1971年，连
里来了些无锡兵，
其中有三个人让
我至今难忘。

阚发祥，无
线电技工，也是
我这个技师手
下 唯 一 的 兵 。
他膀大腰粗，圆
嘟嘟的脸，瓜肉
瓜肉的（音，烟
台方言，意为肉
多）。阚发祥人
很热情，开朗，
爱说话，而且谈
吐幽默风趣，这
种带有几分自
来熟的性格很
讨喜。

阚 爱 帮 助
人。我们俩平
时的工作主要
是对全团的通
信设备进行维
修，但毕竟没有
那么多机器需
要修。空闲时

间，他不是帮参加训练的官兵打洗
脸水、洗脚水，就是去马厩帮助值班
战士喂马、铡草料，抑或去炊事班帮
厨，或与连队的饲养员一起喂猪，总
之不让自己闲着。

阚善解人意，遇事爱替别人着
想。我俩睡一个屋子，他形容我睡
觉安静得“像只小猫，悄无声息”，但
他打呼噜。他怕影响我休息，常常
等我入睡后，自己才睡。后来，他干
脆把床铺搬到电话排去了。当时的
战士服役期为两年，中间可以探一
次家。当连里准备安排他探亲时，
恰巧有战士家里有人生病，他主动
把指标让了出来。我俩虽为上下级
关系，但岁数相当、性格接近，彼此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阚母早
逝，父亲年迈多病，服役期满后，这
个在部队能有大好前程的孝顺孩子
选择了退役。我挽留不住，为此难
过了好长时间。

另一个无锡兵叫蔡忠良，他是
电话兵。蔡的身材比较高，但比较
瘦，用烟台人的话说，是“精瘦”，再
加上脸长，大家送给他一个“狼外
婆”的外号。一些与他同年当兵
的战士经常与他开玩笑，不是将
他的帽子摘下，帽盖反戴到后边，
就是故意用无锡普通话把他的名
字喊作“茶重良”。对此，他从来不
恼怒。蔡忠良和阚发祥是中学同
学，他常来找阚玩，因此，我对他也
有所了解。从外表看，他一副吊儿
郎当、懈懈怠怠的样子，但心眼好，
脾气也不错。

蔡忠良刚当兵时，为了提高新
兵的战备意识，电话排举行了三次
负重越野跑，其中两次，他跑了个全
排倒数第一，还有一次得了个倒数
第二。得倒数第二的原因是，那个
倒数第一的中途背包绳散了，重新
打背包耽误了时间。他这个倒数第
二是侥幸拣来的。

当兵之初，像蔡忠良这种情况
的战士不在少数。因此，连里首先
有针对性地抓队列、请销假、内务卫
生和个人军容风纪等纪律养成教

育。根据蔡体质弱的特点，班排为
他制定了负重跑、爬电线杆、收放线
等训练科目。

我们连的牛指导员很擅长做思
想工作，他深入班排与战士谈心，讲
部队优良传统以及革命英烈的故
事。我记得讲邱少云舍生取义的事
迹时，蔡忠良眼眶湿润了。

当兵半年后，蔡忠良发生了很
大变化，从以前一个得过且过、对一
切无所谓的人，变成了一个有理想
追求、能吃苦的有志青年。在一次
风雨之夜的军事演习中，在战友有
伤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架
线任务。他同样在两年后退役。

何建平身材细高，人白净得甚
至可与清秀的女孩媲美。严格来
讲，何建平是烟台人。他父亲原籍
烟台，很小的时候便参加了革命队
伍，并随军一路南下。后来，部队一
直在无锡驻防，何建平的户口随父
亲，因此也属无锡兵籍。

何建平高中学历，不但能写会
画，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以前过
春节时，全连指战员只是凑在一起
吃顿饺子。在何建平的倡议下，连
里开始年年召开联欢会，何建平是
联欢会的绝对主力。他的嗓音不
错，独唱很受欢迎；他还会拉二胡、
吹笛子、吹口琴等；他编写的迎新春
诗歌朗诵，往往是联欢会的压轴大
戏；令人叫绝的是，他会用烟台、无
锡和上海三种大相径庭的地方话诵
读，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要知道，在以青年人为主的部
队里，宣传是最受人欢迎的“本领”，
因此，何建平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
年准备给他提干时，检查身体时发
现了问题。也许因为我们是烟台老
乡，心理上存在着某种默契，我俩友
谊甚笃，相见恨晚。何的母亲在上
海工作，何打小在上海的外婆家长
大，耳濡目染，跟外婆学了不少做菜
的手艺。我在部队举办婚礼时，他
不但担任婚宴主厨，还让父母寄来
不少南方食材。何建平当了 4年
兵，在此期间，他一直想让我带他
回一趟烟台，想亲眼看看烟台的山
川河流、村舍大地，寻找父亲成长
的基因密码，但因种种原因，最终
没能实现。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去南
方出差，曾去找过他们。阚发祥与
蔡忠良在无锡的工厂工作，阚是厂
里的电工，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
者，蔡则在一家工厂担任保卫。有
趣的是，两人的工厂离他们的住址
都很远，上班皆需要坐很长时间的
通勤船，而一向不爱吱声的蔡忠
良，把这描绘为太湖的水乡特色。
何建平复员后，随母亲去了上海。
我与阚、蔡二人在无锡会面后，又
去上海找了他。何住在“老克勒”
姥爷留下的一座豪华的二层带阁
楼的别墅里。彼时，他们三人都谈
了女朋友。那次，我们战友重逢，
兴奋异常，整整交流了两天，参
观了上海西郊动物园，并游览了
外滩。

战友情是世间最伟大的感情之
一，青春与理想构成它的骨架，使得
它历久弥坚。时隔数十年，我仍然
十分想念我的这些战友，心中常常
默默祈愿，愿他们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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